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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姜貞毅先生傳　寧都魏禧冰叔魏叔子文集　　公名埰，姓姜氏，字如農，山東萊陽人也。高祖淮，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。父瀉

裡，諸生。崇禎癸未，北兵破萊陽，瀉裡守城死，幼子、三子婦、一女皆殉節。事聞，贈瀉裡光祿寺卿，予祭葬，諡忠肅。

　　公之將生也，王母李感異夢。其生，衣胞皆白色。三歲失乳。母楊太孺人置水酒床頭，夜起飲之，一瓿立盡。萬曆乙卯，山東

大饑，盜蠭起。公時九歲，與兄圻夜讀，書聲咿唔不絕。盜及門，歎息去。年二十，補諸生第一。明年鄉試，經義中式，主司以五

策指斥崔、魏擯之。崇禎庚午，舉於鄉。往見中表李篤培。李負清正名，謂公曰：「子富貴何足異？士大夫立身，要當為朝廷任大

事耳！」公敬而受之。明年舉進士，出倪文正元璐門。殿試賜同進士出身，授知密雲縣，未行，改儀徵縣。

　　公為政廉仁，十年無所取於民，不受竿牘。客至，去，題其館壁曰：「愛民如子，嫉客若仇。」嘗捐俸請托，免泗州修河夫五

百名，百姓不知也。又請革過閘糧船縴夫，著為令。舊例，掣鹽封引，儀徵令皆有賂。公獨絕之。商人感激，為代備修河銀一萬

兩。下車日，廉得大憝董奇、董九功等，置於法；窩訪之，害遂除。袁公繼咸備兵揚州，見，下堂揖之，曰：「吾間行真州，見先

生聽斷，不覺心折矣！」

　　辛巳，改禮部儀制司主事。明年，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。上諭一體考選，因目閣臣曰：「有臣如此而不用，朕之過

也！」三月，上御宏政門召見，應對稱旨，擢禮科給事中，賜糕果湯餅。

　　公既拜官，五月中條上三十疏，上每採納。十一月，東方告急，公受詔分守德勝門。自元勳以下，憚公不敢歸休沐。時宰相大

貪婪，都御史黃宗周有「長安黃金貴」之疏。宰相懼，卸其罪於言官，又欲引用逆輔口口相表裡為奸惡。公上疏極論罪在大臣，不

在言官，並及涿州知府劉三聘疏薦口口事，觸首輔怒。又有「上諭：代人規卸、為人出缺，陛下果何見而雲然？」及「二十四氣蜚

語，騰聞清禁，此必大奸巨憝惡言官不利於己」等語。上大怒，閏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御皇極門召見群臣，謂：「埰欺肆，敢於詰問

朕何所見，二十四氣之說，不知所指何人何事？著革職，錦衣衛拿送北鎮撫司打問！」時行人司熊開元面劾首輔，既以補牘語不相

應，同時下獄，幾死，後並得赦。

　　初，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，勺水不得入口。冰雪交積，公僵臥土室，無袱被，身嬰三木，血流貫械。九卿台省屢疏救，不報。

此處缺二十二字例凡一拶敲五十，一夾敲五十，杖二十，名曰一套。公既備刑，讞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以報上。公以諸人皆正

人，恐禍不已，忍死弗肯列。氣垂絕，唯以指染口血書「死」字，臥階下。半日稍蘇，清宏令尉灌酒一杯，使畢讞。公終不肯承。

　　疏入，上大怒，謂考擊緩，情實未當，詰責衛司官令再訊，一拶一夾，各敲八十，杖三十。俄出密諭一小紙曰：「姜埰、熊開

元即取畢命，只云病故。」衛臣駱養性具奏，有曰：「即二臣當死，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，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？若生殺出匿

等，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？」又密言於諸大臣。而都御史劉宗周上殿力爭，自辰至午不肯退。上怒其執拗，非對君禮，將下宥司

治罪。既矜其耄，特革職，放歸田。僉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清直，願以身代宗周。上怒，以為雷同罔上，奪職謫籍。而兵部侍郎

馬公元飆、都給事吳公麟徵，開陳大指，婉辭規勸，上心為少移，旋出密旨諭衛司繳昨旨毋行。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矣。

　　刑部尚書徐公石麟擬附近充軍。上怒。公、開元各杖一百。

　　是日，特遣大璫曹化淳、王德化監視，眾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。左中使、右錦衣衛各三十員，下列旗校百人，皆衣襞衣，

執木棍。宣讀畢，一人持麻布兜，自肩脊下束之，左右不得動。一人縛其兩足，四面牽曳，唯露股受杖。頭面觸地，地塵滿口中。

杖數折，公昏絕不知人。

　　弟垓，時官行人，口含溺吐公飲之。名醫呂邦相夜視公，曰：「杖青痕過膝者不治，吾以刀割創處，七日而痛，為君賀矣！」

半月，去敗肉鬥許，乃蘇。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，京師號「君子醫」也。

　　大璫覆命。上曰：「二臣顧何言？」曰：「二臣言皇帝堯、舜，臣得為關龍逢、比乾足矣。」上曰：「兩人舌強猶爾！」

　　明年春，萊陽破，公父死於難。垓請身係獄，而釋埰歸治喪，不許。台省亦交章請釋公。上曰：「垓在！」七月疫，上命刑部

清獄，公暫出。上召見刑部，以墨筆叉埰、開元名，曰：「此兩大惡，奈何釋之！」於是再入獄。十二月，首輔伏誅，有新參請釋

二臣者。上曰：「朕怒二臣，豈為罪輔哉？」不許。

　　甲申正月，闖賊猖獗，閣臣李建泰奉命督師山西。上御正陽門，行推轂禮。建泰請釋埰、開元，上報可，謫公戍宣州衛。

　　公過故鄉，哭光祿公。聞京師陷，上殉社稷，公慟哭。南之戍所。未至，弘光即位，赦，公遂留吳門，不肯歸。會馬士英、阮

大鋮用事。大鋮往被垓劾，必殺公兄弟。復竄走。丁亥，避地徽州，絕食。樵子宋心老時以菜羹啖之。或徒步數十里，走吳孝廉家

得一飽。祝發黃山丞相園，而自號「敬亭山人」，蓋不敢忘先帝不殺恩也。

　　後還吳門，終僧服，不與世人接。二子安節、實節，才，亦不令進取。戊子，奉母歸萊陽。母疾甚，公默禱，願減算延母。

　　山東巡撫重公名，下檄招公。公故墜馬以折股，召瘍醫，竹箯舁之。使者歸報。公夜馳還江南，自號「宣州老兵」。嘗欲結廬

敬亭山，未果。癸丑夏，公疾病，呼二子謂曰：「吾受命謫戍。今遭世變，流離異鄉，生不能守先墓，死不能正首丘，抱恨於中

心。吾當待盡宣州，以絕吾志。」越數日，則曰：「吾不能往矣！死必埋我敬亭之麓。」口吟《易簀歌》一章，嘔血數升而歿，時

年六十有七。遺命碑碣神主不題故官，棺用薄材，不營佛事。二子皆遵行之。葬敬亭日，遠近弔者如市。同人私諡曰「貞毅先

生」。

　　公隱居後，多著述，自選所為詩文，刻《敬亭集》藏於家，絕不示人。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《正氣集》，自題己亥後詩文曰

《餺飥集》，又著《紀事摘繆》。皆藏之。

　　魏禧曰：公有贈禧序及見懷諸詩，皆未出。公死，而公二子乃寫寄禧山中也。予客吳門，數信宿公。每陰雨，公股足骨發痛，

步趾微跛躊。哀哉！北鎮撫司獄廷杖、立枷諸制，此秦法所未有，始作俑者，罪可勝道哉！宣城沈壽民曰：諡法：秉德不回曰孝。

經曰：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公死不忘君，全而歸之，可以為孝矣，宜諡曰貞孝」。

　　金棕亭曰：餘游黃山，訪先生祝發處。山僧猶藏手跡數紙。詩格豪放，字畫遒勁，真希世寶也！以魏公文、姜公事作《新志》

壓卷，足令全書皆生赤水珠光。

　　大鐵椎傳　魏禧冰叔魏叔子文集

　　大鐵椎，不知何許人。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，與遇宋將軍家。宋，懷慶青華鎮人，工技擊，七省好事者來學；人以其雄健，呼

「宋將軍」雲。宋弟子高信之，亦懷慶人，多力善射，長子燦七歲，少同學，故嘗與過宋將軍。時座上有健啖客，貌甚寢，右肋夾

大鐵椎，重四五十斤，飲食拱揖不暫去；柄鐵摺疊環復如鎖上練，引之長丈許。與人罕言語，語類楚聲。扣其鄉及姓字，皆不答。

　　既同寢，夜半，客曰：「吾去矣！」言訖不見。子燦見窗戶皆閉，驚問信之。信之曰：「客初至，不冠不襪，以藍手巾裹頭，

足纏白布。大鐵椎外，一物無所持，而腰多白金。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。」子燦寐而醒，客則鼾睡炕上矣。

　　一日，辭宋將軍曰：「吾始聞汝名，以為豪，然皆不足用。吾去矣！」將軍強留之，乃曰：「吾嘗奪取諸響馬物，不順者輒擊

殺之；眾魁請長其群，吾又不許，是以仇我。久居此，禍必及汝。今夜半，方期我決鬥某所。」宋將軍欣然曰：「吾騎馬挾矢以助

戰！」客曰：「止！賊能且眾，吾欲護汝，則不快吾意。」宋將軍故自負，且欲觀客所為，力請客。客不得已，與偕行。

　　將至鬥處，送將軍登空堡上，曰：「但觀之，慎勿聲，令賊知汝也！」時雞鳴月落，星光照曠野，百步見人。客馳下，吹觱篥

數聲。頃之，賊二十餘騎四面集，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。一賊提刀縱馬奔客，曰：「奈何殺吾兄！」言未畢，客呼曰：「椎！」



賊應聲落馬，人馬盡裂。眾賊環而進，客從容揮椎，人馬四面仆地下，殺三十許人。宋將軍屏息觀之，股慄欲墮。忽聞客大呼曰：

「吾去矣！」但見地塵起，黑煙滾滾，東向馳去。後遂不復至。

　　魏禧論曰：子房得滄海君力士，椎秦皇帝博浪沙中。大鐵椎其人與！天生異人，必有所用之。予讀陳同甫《中興遺傳》，豪俊

俠烈魁奇之士，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，又何多也！豈天之生才，不必為人用與？抑用之自有時與？子燦遇大鐵椎為壬寅歲，視其

貌，當年三十，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。子燦又嘗見其寫市物帖子，甚工楷書也。

　　張山來曰：篇中點睛，在三稱「吾去矣」句。至其歷落入古處，如名手畫龍，有東雲見鱗、西雲見爪之妙。

　　徐霞客傳　錢謙益牧齋文津選本

　　徐霞客者，名宏祖，江陰梧塍裡人也。高祖經，與唐寅同舉，除名。寅常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，手跡猶在其家。霞客生里

社，奇情鬱然，玄對山水，力耕奉母。踐更徭役，蹙蹙如籠鳥之觸隅，每思颺去。

　　年三十，母遣之出遊。每歲三時出遊，秋冬覲省，以為常。東南佳山水，如東、西洞庭、陽羨、京口、金陵、吳興、武林、浙

西徑山、天目、浙東五泄、四明、天台、雁宕、南海、落伽，皆几案衣帶間物耳。有再三至，有數至，無僅一至者。其行也，從一

奴，或一僧，一杖，一袱被。不治裝，不裹糧。能忍饑數日，能遇食即飽。能徒步走數百里。凌絕壁，冒叢菁，攀援上下，懸度綆

汲，捷如青猿，健如黃犢。以崟岩為床席，以谿澗為飲沐，以山魅木客、王孫玃父為伴侶。儚儚粥粥，口不能道詞，與之論山經，

辨水脈，拽討形勝，則划然心開。居平未嘗鞶帨為古文辭，行游約數百里，就破壁枯樹，燃鬆拾穗，走筆為記，如甲乙之簿，如丹

青之畫，雖才筆之士無以加也。

　　游台、宕還，過陳木叔小寒山。木叔問：「曾造雁山絕頂否？」霞客唯唯。質明已失其所在。十日而返，曰：「吾取間道，捫

蘿上龍湫三十里，有宕焉，雁所家也。攀絕磴上十數里，正德間白雲、雲外兩僧團瓢尚在。復上二十餘里，其顛罡風逼人，有糜鹿

數百群，圍繞而宿。三宿而始下。」其與人爭奇逐勝，欲賭身命，皆此類也。

　　已而游黃山、白岳、九華、匡廬。入閩，登武夷，泛九鯉湖。入楚，謁玄岳。北遊齊、魯、燕、冀、嵩、洛，上華山，下青柯

坪。心動趣歸，則其母正屬疾，齧指相望也。

　　母喪服闋，益放志遠遊。訪黃石齋於閩，窮閩山之勝，皆非閩人所知。登羅浮，謁曹溪，歸而追石齋於黃山。往復萬里，如步

武耳。由終南背走峨嵋，從野人採藥，棲宿巖穴中，八日不火食。抵峨嵋，屬奢酋阻兵，乃返。隻身戴釜，訪恒山於塞外，盡歷九

邊阨塞。

　　歸，過予山中，劇談四游四極，九州九府，經緯分合，歷歷如指掌。謂昔人志星官輿地，多承襲傅會。江河二經，山川兩戒，

自紀載來，多囿於中國一隅。欲為崑崙海外之游，窮流沙而後返。小舟如葉，大雨淋濕，要之登陸，不肯，曰：「譬如澗泉暴注，

撞擊肩背，良足快耳！」

　　丙子九月，辭家西邁。僧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，請從焉。遇盜於湘江，靜聞被創死。函其骨，負之以行。泛洞庭，上衡岳，窮

七十二峰。再登峨嵋，北抵岷山，極於鬆潘。又南過大渡河，至黎、雅，登瓦屋、曬經諸山。復尋金沙江，極於犁牛徼外。由金沙

南泛瀾滄，由瀾滄北尋盤江，大約在西南諸夷境，而貴竹、滇南之觀，亦幾盡矣。過麗江，憩點蒼、雞足，瘞靜聞骨於迦葉道場，

從宿願也。由雞足而西，出玉門關數千里，至崑崙山，窮星宿海，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。登半山，風吹衣欲墮，望見外方黃金寶

塔。又數千里，至西番，參大寶法王。鳴沙之外，咸稱胡國，如述廬、阿耨諸名，由旬不能悉。《西域志》稱沙河阻遠，望人馬積

骨為標識，鬼魅熱風，無得免者。玄奘法師受諸魔折，具載本傳。霞客信宿往返，如適莽蒼。

　　還至峨嵋山下，托估客附所得奇樹虯根以歸，並以《溯江紀源》一編寓予。言《禹貢》岷山導江，乃泛濫中國之始，非發源

也。中國入河之水，為省五；入江之水，為省十一。計其吐納，江倍於河；按其發源，河自崑崙之北，江亦自崑崙之南，短而河源

長也。又辨三龍大勢，北龍夾河之北，南龍抱江之南，中龍中界之，特短。北龍只南向半支入中國，唯南龍磅礡半宇內，其脈亦發

於崑崙，與金沙江相並南下，環滇池以達五嶺。龍長則源脈亦長，江之所以大於河也。其書數萬言，皆訂補桑經酈注及漢、宋諸儒

疏解《禹貢》所未及，予撮其大略如此。

　　霞客還滇南，足不良行，修《雞足山志》，三月而畢。麗江木太守偫餱糧、具筍輿以歸。病甚，語問疾者曰：「漢張騫鑿空，

未睹崑崙。唐玄奘、元耶律楚材銜人主之命，乃得西遊。吾以老布衣，孤笻雙履，窮河沙，上崑崙，歷西域，題名絕國，與三人而

為四，死不恨矣！」

　　餘之識霞客也，因漳人劉履丁。履丁為予言：霞客西歸，氣息支綴，聞石齋下詔獄，遣其長子間關往視，三月而返，具述石齋

訟係狀。據床浩歎，不食而卒。其為人若此！

　　梧下先生曰：昔柳公權記三峰事，有王玄衝者，訪南坡僧義海，約登蓮花峰。某日屆山趾，計五千仞，為一旬之程，既上，煹

煙為信。海如期宿桃林。平曉，岳色清明，佇立數息，有白煙一道，起三峰之頂，歸二旬而玄衝至，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船

寸許遺海，負笈而去。玄衝初至，海謂之曰：「茲山削成，自非馭風馮雲，無有去理。」玄衝曰：「賢人勿謂天不可登，但慮無其

志耳！」霞客不欲以張騫諸人自命，以玄衝擬之，並為三清之奇士，殆庶幾乎？

　　霞客紀游之書，高可隱几，全屬其從兄仲昭仇勘而存之，當為古今遊記之最。霞客死時，年五十有六。西遊歸以庚辰六月，卒

以辛巳正月，葬江陰之馬灣。亦履丁雲。

　　張山來曰：敘次生動，覺奇人奇情躍躍紙上。快讀一過，恍如置身蓬萊三島，不必更讀霞客遊記矣。

　　秋聲詩自序　晉江林嗣環鐵崖文津選本

　　徹呆子當正秋之日，杜門簡出，氈有針，壁有衷甲，苦無可排解者。然每聽謠諑之來，則濡墨吮筆而為詩。詩成，以「秋聲」

名篇。

　　適有數客至，不問何人，留共醉。酒酣，令客各舉似何聲最佳。一客曰：「機聲，兒子讀書聲佳耳。」予曰：「何言之莊

也！」又一客曰：「堂下呵騶聲，堂後笙歌聲，何如？」予曰：「何言之華也！」又一客曰：「姑婦楸枰聲最佳。」曰：「何言之

玄也！」一客獨嘿嘿，乃取大杯滿酌而前曰：「先生喜聞人所未聞，僕請數言為先生撫掌，可乎？京中有善口技者，會賓客大讌，

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，口技人坐屏障中，一桌、一椅、一扇、一撫尺而已。家賓團坐。少頃，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，滿堂寂

然，無敢嘩者。遙遙聞深巷犬吠聲，便有婦人驚覺欠伸，搖其夫語猥褻事。夫囈語，初不甚應。婦搖之不止，則二人語漸間雜，床

又從中戛戛。既而兒醒大啼，夫令婦撫兒乳。兒含乳啼，婦拍而嗚之。夫起溺，婦亦抱兒起溺。床上又一大兒醒，狺狺不止。當是

時，婦手拍兒聲，口中嗚聲，兒含乳啼聲，大兒初醒聲，床聲，夫叱大兒聲，溺瓶中聲，溺桶中聲，一齊湊發，眾妙畢備。滿座賓

客，無不伸頸側目，微笑嘿歎，以為妙絕也。既而夫上床寢，婦又呼大兒溺，畢，都上床寢。小兒亦漸欲睡，夫鼾聲起，婦拍兒亦

漸拍漸止。微聞有鼠作作索索，盆器傾側，婦夢中咳嗽之聲。賓客意少舒，稍稍正坐。忽一人大呼火起。夫起大呼，婦亦起大呼，

兩兒齊哭。俄而百千人大呼，百千兒哭，百千犬吠。中間力拉崩倒之聲，火爆聲，呼呼風聲，百千齊作。又夾百千求救聲，曳屋許

許聲，搶奪聲，潑水聲。凡所應有，無所不有。雖人有百手，手有百指，不能指其一端；人有百口，口有百舌，不能名其一一處

也。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，奮袖出臂，兩股戰戰，幾欲先走。而忽然撫尺一下，群響畢絕，撤屏視之，一人、一桌、一椅、一

扇、一撫尺而已！」

　　嘻！若而人者，可謂善畫聲矣！遂錄其語，以為《秋聲序》。

　　張山來曰：絕世奇枝，復得此奇文以傳之。讀竟，輒浮大白。

　　盛此公傳　大梁周亮工減齋賴古堂集



　　盛此公，名於斯，南陵人。家故不資。先世有義聲。屋以內多藏書，外多良田。此公年十數齡，即能讀等身書，有聲邑裡。長

肆力為古文詞，雖不中有司尺度，而聲稱籍甚。然是時，此公但閉戶讀書，固不出與人見也。

　　會其尊人捐館舍，乃抗傸好交。邑裡人才智咸出此公下，此公乃以為無足語。去而之秣陵，欲盡交東南士，東南士亦願交此

公。此公以為：「世且亂，吾當見天子，慷慨言當世事。彼經生何足語，會求其人於屠狗間。」於是益散金結客，遂為廣陵兒所

紿。

　　是時邊事急，廣陵兒諷此公出家資備公家緩急。此公故慷慨欲見天子言當世事，乃為所中。久之，事卒不濟，而金垂盡。嗒然

與世無所合，退而返裡閈，裡閈又嗤笑之。此公益不復事事，產益落，所為文益不合有司尺度。侘傺無聊，多飲酒，與婦人近。不

數年，病矣。少愈，右臂詘伸不已，若指遂不詘伸。此公故工書，丐其書者，輒以左手濡墨，納右指竅中。見者以為苦，顧其書則

益工，時為人據石擘窠書。好為詩，酒後嗚嗚吟不已。間至秣陵，遴制舉義行之，非其志也。

　　歲在辛未，予自大梁來秣陵省家大人。家大人好此公詩，語亮曰：「此間有盛此公，工為詩，兒識之。」亮因以父命往交此

公。此公獨異予，以為恨不十載前識。明年，此公目病，數明晦，或不能視。予竊憂之，諷其勿讀書飲酒。此公曰：「如是，不如

其遂盲也！」會目病甚，又念母老，乃別予歸，意愴然，若不復與予見者。予私以為予當復見之，意以其盲而止耳，孰意遂不復見

耶？

　　此公歸，吾師靜原相公方督學江以北，耳其名，詢之郡大夫，郡大夫以盲告。公曰：「江以北其不盲者何限耶？」於是邑令盲

試之，旅諸士進於郡大夫。郡大夫復盲試之，旅諸士進於公。公大奇之，乃得補博士弟子員。

　　嗟夫！此公盲矣，猶不忘視，屈其二十年銳往之氣，俯而與邑之黃口兒扶掖彳亍，旅進旅退，爭有司階前盈尺地而不慚，豈不

悲哉！試後，猶寄語予曰：「盲兒無以慰老親，子毋嗤。」予為悲動者久之。因慨夫祖宗立法過嚴，士即負奇材，抱異質，魁奇特

起，不俯首就有司尺度，他途無由進。又慨夫吾師靜原相公，能於成格之中破例待人，使既盲之士猶得出而就有司尺度，且不惜階

前盈尺地，與盲士娓娓不休。嗟夫！此固昌黎代張太祝，望之當世而不得者，今得之公，豈不甚盛舉哉！

　　又明年癸酉，予自秣陵返大梁。聞此公以目久不癒，愈憤激，家益窘乏，無從得醫藥，於是遂長盲矣。然嗚嗚吟如往昔。丐其

書者，以筆濡墨納右指竅中，如其不盲時。此公以手捫幅，兔起鶻落，神采奕奕，視不盲時有加，環觀者自愧其雙眸炯炯也。益好

讀書，危坐繩床，聽他人誦，更番不令休，入耳輒記憶不遺。有所撰述，口授友人，滔滔汨汨，凡數人不能供筆札。

　　嘗以書寄予大梁，至數千言。言「子當不長貧賤。他日擁節江上，取道南陵，魁湖之北，桃源之南，予墓在焉。子當登我堂，

拜我老母，為我書石曰：盛此公埋骨處，予願足矣！他則子之事也，予何言。」予得其書，忽忽如失者數日，知此公將不永矣。

　　不數日，凶問至，予為位哭之。會予成進士，官山左，不能即至秣陵。比至秣陵，欲買舟省盛母，會亂甚，又不果行。乃使掾

往慰盛母。掾歸，為予言盛母年且開八袠，妻倍孝謹。故無子，一女先盛沒。一老僕，樵以供兩孀婦，糠豆不贍，裋褐不完，敗屋

數楹，不蔽風雨。行道見之盜嗟，而為之友者帛唁闕然。嗟夫天乎！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！予解橐金，復促掾往，贖其田之易與族

人者，佐盛母饘粥。市石，檄南陵令碑其墓，予自書「盛此公埋骨處」，從其生時請也。

　　西蜀蝶庵陳公時守宛陵。公在大梁，蓋常聞予數言南陵盛此公不置。邑屬公，公乃檄令視盛母無恙，手書「盛此公讀書處」為

額，懸其常危坐繩床側；復允予請，以其行誼補郡乘。其讀書之屋，蓋已受值，期以盛母存歿，不能待盛妻也。予歸其值，祀此公

於中，俾其老僕守之。

　　此公好為古文詞。盲而死，無子弟為之收拾，故多散亂。其所著，如《毛詩名物考》三十卷，《休庵雜鈔》十卷，《曆法》二

卷，《輿地考》十卷，《群書考索》十二卷。今所傳者，獨《名物考》耳，他皆不傳。予遣掾就其家鈔遺書。盛母泣而曰：「兒著

書咸為人竊去，唯存詩若干卷，老年人坐則懸之肘，臥則枕之。老年人不即填溝壑者，憐吾兒並數寸之書亦不傳耳！今且托之周

君！」予受而泣，因為之次第壽之梓。

　　嗟夫！此公能文章，而不以文顯；好彎弓馳驅，而不以將名；行誼不愧古人，而不以行徵；工為詩，而不以詩辟。黃金既盡，

日徒憤激，退而自悔，又以盲死。筦簟未占，嗣續中絕。老母寡妻，形影相弔。生平故舊，不為存問。遺書狼籍，行誼莫傳。徒存

此數卷之詩，懸命於七十餘年母氏之手，使不知此公者，讀其詩，以為其才且盡於此，而知者因其已然，想其未然，咨嗟太息不能

已已。嗟夫！孰使此公而至此極耶？夫士既不能塊然獨處，則不得不出而與人交；與人交不受其益，徒為所害如此！此雖其不慎交

遊所致，然孰非天哉！孰非天哉！天為庸流俾長守富貴，少為姱節奇行者，必陰摧折之，從來久矣！予又何憾於廣陵兒哉？此公初

名籛，今尺牘中所傳盛籛侯是也。

　　張山來曰：古今盲而能文者，自左卜以下，推吾家張藉。今得此公，亦不寂寞矣。然諸人僅工詩文，而此公復能書，則尤奇

也。

　　湯琵琶傳　南昌王猷定於一四照堂集

　　湯應曾，邳州人，善彈琵琶，故人呼為「湯琵琶」雲。貧無妻，事母甚孝，所居有石楠樹，構茅屋，奉母朝夕。幼好音律，聞

歌聲輒哭。已學歌，歌罷又哭。其母問曰：「兒何悲？」應曾曰：「兒無所悲也，心自淒動耳。」

　　世廟時，李東垣善琵琶，江對峰傳之，名播京師。江死，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。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，咸習蔣技，罔有善者，

王以為恨。應曾往學之，不期年而成。聞於王，王召見，賜以碧鏤牙嵌琵琶，令著宮錦衣，殿上彈《胡笳十八拍》，哀楚動人。王

深賞，歲給米萬斛，以養其母。應曾由是著名大梁間，所至狹邪爭慕其聲，咸狎昵之。然頗自矜重，不妄為人奏。

　　後徵西王將軍招之幕中，隨歷嘉峪、張掖、酒泉諸地。每獵及閱士，令彈《塞上》之曲。戲下顏骨打者，善戰陣，其臨敵，令

為壯士聲，乃上馬殺賊。

　　一日至榆關，大雪，馬上聞觱篥，忽思母痛哭，遂別將軍去。夜宿酒樓，不寐，彈琵琶作觱篥聲，聞者莫不隕涕。及旦，一鄰

婦詣樓上，曰：「君豈有所感乎？何聲之悲也！妾孀居十載，依於母而母亡，欲委身，無可適者，願執箕帚為君婦。」應曾曰：

「若能為我事母乎？」婦許諾，遂載之歸。

　　襄王聞其名，使人聘之。居楚者三年，偶泛洞庭，風濤大作，舟人惶擾失措。應曾匡坐彈《洞庭秋思》，稍定。舟泊岸，見一

老猿，鬚眉甚古，自叢箐中跳入蓬窗，哀號中夜，天明，忽抱琵琶躍水中，不知所在。自失故物，輒惆悵不復彈。

　　已歸省母，母尚健而婦已亡，唯居旁抔土在焉。母告以「婦亡之夕，有猿啼戶外，啟戶不見。婦謂我曰：『吾待郎不至，聞猿

啼，何也？吾殆死？唯久不聞郎琵琶聲，倘歸，為我一奏石楠之下。』」應曾聞母言，掩抑哀痛不自勝，夕陳酒漿，彈琵琶於其墓

而祭之。自是猖狂自放，日荒酒色。值寇亂，負母鬻食兵間。耳目聾瞽，鼻漏，人不可邇。召之者隔以屏障，聽其聲而已。

　　所彈古調百十餘曲，大而風雨雷霆，與夫愁人思婦，百蟲之號，一草一木之吟，靡不於其聲中傳之。而尤得意於《楚漢》一

曲，當其兩軍決戰時，聲動天地，瓦屋若飛墜。徐而察之，有金聲、鼓聲、劍弩聲、人馬辟易聲。俄而無聲。久之，有怨而難明

者，為楚歌聲；淒而壯者，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、別姬聲；陷大澤，有追騎聲；至烏江，有項王自刎聲、餘騎蹂踐爭項王聲。使聞

者始而奮，既而恐，終而涕淚之無從也。其感人如此！

　　應曾年六十餘，流落淮浦，有桃源人見而憐之，載其母同至桃源，後不知所終。

　　軫石王子曰：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，未有如湯君者。夫人苟非有至性，則其情必不深，烏能傳於後世乎？戊子秋，予遇君公

路浦，已不復見君曩者衣宮錦之盛矣。明年復訪君，君坐土室，作食奉母。人爭賤之，予肅然加敬焉。君仰天呼呼曰：「已矣！世

鮮知音，吾事老母百年後，將投身黃河死矣！」予淒然，許君立傳。越五年，乃克為之。嗚呼！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於知音者，獨

君也乎哉！



　　張山來曰：韓昌黎《穎師琴》詩，歐陽子謂其是聽琵琶。予初疑之，蓋以琵琶未必能如詩中所云之妙也。今讀此文，覺爾汝軒

昂，頃刻變換，潯陽江口，尚遜一籌耳。

　　小青傳　佚名

　　小青者，虎林某生姬也。家廣陵，與生同姓，故諱之，僅以小青字雲。姬夙根穎異，十歲，遇一老尼授《心經》，一再過了

了，覆之不失一字。尼曰：「是兒早慧福薄，願乞作弟子。即不爾，無令識字，可三十年活爾。」家人以為妄，嗤之。母本女塾

師，隨就學，所游多名閨，遂得精涉諸技，妙解聲律。江都固佳麗地，或閨彥雲集，茗戰手語，眾偶紛然。姬隨變酬答，悉出意

表，人人唯恐失姬。雖素嫻儀則，而風期異豔，綽約自好，其天性也。

　　年十六，歸生。生，豪公子也，性嘈唼憨跳不韻。婦更奇妒；姬曲意下之，終不解。一日，隨游天竺，婦問曰：「吾聞東方佛

無量，而世多專禮大士者何？」姬曰：「以其慈悲耳。」婦知諷己，笑曰：「吾當慈悲汝！」乃徙之孤山別業，誡曰：「非吾命而

郎至，不得入；非吾命而郎手札至，亦不得入！」姬自念彼置我閒地，必密伺短長，借莫須有事魚肉我，以故深自斂戢。婦或出

遊，呼與同舟。遇兩堤之馳騎挾彈遊冶少年，諸女伴指點謔躍，倏東倏西，姬淡然凝坐而已。

　　婦之戚屬某夫人者，才而賢，常就姬學奕，絕愛憐之。因數取巨觴觴婦，瞷婦已醉，徐語姬曰：「船有樓，汝伴我一登。」比

登樓，遠眺久之，撫姬背曰：「好光景可惜，毋自苦！章台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，而子作蒲團空觀耶？」姬曰：「賈平章劍鋒可

畏也！」夫人笑曰：「子誤矣！平章劍鈍，女平章乃利害耳！」頃之，從容諷曰：「子既嫻儀則，又多技能，而風流綽約復爾，豈

當墮羅剎國中？吾雖非女俠，力能脫子火坑。頃言章台柳，子非會心人耶？天下豈少韓君乎？且彼縱善遇子，子終向黨將軍帳下作

羔酒侍兒乎？」姬曰：「夫人休矣！妾幼夢手折一花，隨風片片著水，命止此矣！夙業未了，又生他想，彼冥曹姻緣簿，非吾如意

珠，再辱奚為？徒供群口畫描耳！」夫人歎曰：「子言亦是，吾不子強。雖然，子亦宜自愛。彼或好言飲食汝，乃更可慮。即旦夕

所須，第告我無害。」因相顧泣下沾衣。徐拭淚還座，尋別去。夫人每向宗戚語及之，無不咨嗟歎息雲。

　　姬自後幽憤淒惻，俱托之詩或小詞。而夫人後亦旋宦遠方。姬益寥閴，遂感疾。婦命醫來，仍遣婢捧藥至。姬佯感謝，婢出，

擲藥床頭，歎曰：「吾即不願生，亦當以淨體皈依，作劉安雞犬，豈以一杯鴆斷送耶？」然病益不支，水粒俱絕，日飲梨汁盞許。

益明妝冶服，擁袱欹坐，或呼琵琶婦唱盲詞以遣。雖數昏數醒，終不蓬首偃臥也。

　　忽一日，語老嫗曰：「可傳語冤業郎，覓一良畫師來。」師至，命寫照。寫畢，攬鏡熟視曰：「得吾形似矣，未盡吾神也。姑

置之。」又易一圖，曰：「神是矣，而風態未流動也，若見我目端手莊，太矜持故也。姑置之。」命捉筆於旁，而自與嫗指顧語

笑，或扇茶鐺、簡圖書，或代調丹碧諸色，縱其想會。久之，覆命寫圖。圖成，極妖豔之致，笑曰：「可矣！」師去，即取圖供榻

前，爇名香，設梨酒奠之，曰：「小青！小青！此中豈有汝緣分耶？」撫幾而泣，淚雨潸潸下，一慟而絕。時萬曆壬子歲也。年才

十八耳。哀哉！人美如玉，命薄於雲，瓊蕊優曇，人間一現，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生，安可得哉！

　　日向暮，生始踉蹌來，披帷，見容光藻逸，衣袂鮮好，如生前無病時，忽長號頓足，嘔血升餘。徐簡得詩一卷，遺像一幅，又

一緘寄某夫人，啟視之，敘致惋痛，後書一絕句。生痛呼曰：「吾負汝！吾負汝！」婦聞恚甚，趨索圖。乃匿第三圖，偽以第一圖

進，立焚之。又索詩，詩至，亦焚之。廣陵散從茲絕矣，悲夫！楚燄誠烈，何不以紀信誑之？則罪不在婦，又在生耳！及再簡草

稿，業散失盡。而姬臨卒時，取花鈿數事贈嫗之小女，襯以二紙，正其詩稿。得九絕句、一古詩、一詞，並所寄某夫人者，共十三

篇。古詩云：「雪意閣云云不流，舊云正壓新雲頭。米顛顛筆落窗外，鬆嵐秀處當我樓。垂簾只愁好景少，捲簾又怕風繚繞。簾捲

簾垂底事難，不情不緒誰能曉？爐煙漸瘦剪聲小，又是孤鴻唳悄悄。」絕句雲：「稽首慈雲大士前，莫生西土莫生天。願為一滴楊

枝水，灑作人間並蒂蓮。/春衫血淚點輕紗，吹入林逋處士家。嶺上梅花三百樹，一時應變杜鵑花。/新妝竟與畫圖爭，知在昭陽第
幾名。瘦影自臨秋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/西陵芳草騎轔轔，內使傳來喚踏春。杯酒自澆蘇小墓，可知妾是意中人？/冷雨幽窗不
可聽，挑燈閒看《牡丹亭》。人間亦有癡於我，豈獨傷心是小青。/何處雙禽集畫欄，朱朱翠翠似青鸞。如今幾個憐文采，也向秋風
鬥羽翰。/脈脈溶溶灩灩波，芙蓉睡醒欲如何。妾映鏡中花映水，不知秋思落誰多。/盈盈金谷女班頭，一曲驪珠眾伎收。直得樓前
身一死，季倫原是解風流。/鄉心不畏兩峰高，昨夜慈親天夢遙。見說浙江潮有信，浙潮爭似廣陵潮？」其《天仙子》詞云：「文姬
遠嫁昭君塞，小青又續風流債。也虧一陣黑罡風，火輪下，抽身快，單單別別清涼界。原不是鴦鴛一派，休算作相思一概。自思自

解自商量，心可在？魂可在？著衫又捻裙雙帶。」與某夫人書曰：「元元叩首瀝血致啟夫人台座下：關頭祖帳，迥隔人天；官舍良

辰，當非寂度。馳情感往，瞻睇慈雲，分燠噓寒，如依膝下。糜身百體，未足云酬。娣娣姨姨無恙？猶憶南樓元夜，著燈諧謔，姨

指畫屏中一凴欄女曰：『是妖嬈兒，倚風獨盼，恍惚有思，當是阿青？』妾亦笑指一姬曰：『此執拂狡鬟，偷近郎側，將無似

娣？』於時角彩尋歡，纏綿徹曙，寧復知風流雲散，遂有今日乎？往者仙槎北渡，斷梗南樓，狺語哮聲，日焉三至。漸乃微詞含

吐，亦如尊旨云云。竊揆鄙衷，未見其可。夫屠肆菩心，餓狸悲鼠，此直供其換馬，不即辱以當壚。去則弱絮風中，住則幽蘭霜

裡。蘭因絮果，現業誰深？若使祝發空門，洗妝浣慮，而豔思綺語，觸緒紛來。正恐蓮性雖胎，荷絲難殺，又未易言此也！乃至遠

笛哀秋，孤燈聽雨，雨殘燈歇，謖謖鬆聲。羅衣壓肌，鏡無千影，晨淚鏡潮，夕淚鏡汐。今茲雞骨，殆復難支。痰灼肺然，見粒而

嘔。錯情易意，悅憎不馴。老母娣弟，天涯間絕。嗟乎！未知生樂，焉知死悲？憾促歡淹，無乃非達？妾少受天穎，機警靈速；豐

茲嗇彼，理詎能雙？然而神爽有期，故未應寂寂也。至其淪忽，亦非自今。結褵以來，有宵靡旦，夜台滋味，諒不殊斯！何必紫玉

成煙，白花飛蝶，乃謂之死哉？或軒車南返，駐節維揚，老母惠存，如妾之受，阿秦可念，幸終垂憫。疇昔珍贈，悉令見殉；寶鈿

繡衣，福星所賜，可以超輪消劫耳。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，不憂無伴。附呈一絕，亦是鳥語鳴哀。其詩集小像，托陳媼好藏，覓便

馳寄。身不自保，何有於零膏冷翠乎？他時放船堤下，探梅山中，開我西閣門，坐我綠陰床，髣生平於響像，見空幃之寂飈。是耶

非耶？其人斯在！嗟乎夫人！明冥異路，永從此辭！玉腕朱顏，行就塵土，興思及此，慟也何如！元元叩首叩首上。」後附絕句

雲：「百結迴腸寫淚痕，重來唯有舊朱門。夕陽一片桃花影，知是亭亭倩女魂。」生之戚某集而刻之，名曰「焚餘」。

　　張山來曰：紅顏薄命，千古傷心。讀至送鴆、焚詩處，恨不粉妒婦之骨以飼狗也！

　　又曰：小青事，或謂原無其人，合「小青」二字，乃「情」字耳。及讀吳口口《紫雲歌》，其小序雲：「馮紫雲，為維揚小青

女弟，歸會稽馬髦伯」。則又似實有其人矣。即此傳亦不知誰氏手筆，吾友殷日戒彷彿憶為支小白作，未知是否，姑閼疑焉。

　　義猴傳　鹽城宋曹射陵會秋堂文集

　　建南楊子石袍告予曰：吳越間，有鬈髯丐子，編茅為舍，居於南坡。嘗畜一猴，教以盤鈴傀儡，演於市以濟朝夕。每得食，與

猴共，雖嚴寒暑雨，亦與猴俱。相依為命，若父子然。

　　如是者十餘年，丐子老且病，不能引猴入市。猴每日長跪道旁，乞食養之，久而不變。及丐子死，猴乃悲痛旋繞，如人子躄踴

狀。哀畢，復長跪道旁，淒聲俯首，引掌乞錢。不終日，得錢數貫，悉以繩錢入市中，至棺肆不去。匠果與棺，仍不去，伺擔者輒

牽其衣裾。擔者為舁棺至南坡，殮丐子埋之。猴復於道旁乞食以祭。祭畢，遍拾野之枯薪，廩於墓側，取向時傀儡置其上焚之，乃

長啼數聲，自赴烈燄中死。行道之人，莫不驚歎而感其義，爰作義猴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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